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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单车一辆，走过一个山坡，一
片荒地密集的小花朵朵开放。淡蓝的花，
紫色的花，黄色的花，一个个抱成一团，
挤成一簇，兀自争奇斗艳，默默开放，装
点着山间的美色。这是些看似平常的花，
无名的野花，却在一瞬间打动了我。心随
阳光开，情由花中生，真正理解了什么叫
心旷神怡。

一朵朵小花，无拘无束，展开花瓣，
绽开花蕊，对着蓝天尽情的开放，它们生
在石缝，长荒坡，扎根崖头，生活谷底，
不讲条件，不问环境，有一抔黄土就能生
存，给一束阳光就能绽放。杂草中它们一
枝独秀，烂石中它们独放芬芳。不怪乎人
们总是最爱听“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除了
那成意思之外，更多的是对于野花的敬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山里教学，那
时家离学校较远，每次礼拜天下午就要赶
回学校，几十里山路要骑上一个多小时，

乡间山路那就是花的世界，沟头、山崖、
路旁、石缝中都有野花开放。呼吸着馨香
的空气，看着满目的鲜花。特别是到了晚
上，山里乡间正是黄昏时，乡亲们赶着牛
车，拉着满车的谷子高粱，谈论着丰收的
喜悦，这是漫山遍野都是萤火虫，它们像
为黑夜点起的一盏盏灯笼，在夜空自由自
在的飞翔，在路上行走，这些生灵一直围
你转，特像缀在身边的一个个红宝石。

有一年夏天中午下了一场暴雨，路上
还没有些泥泞，我骑车就往学校赶，走在
村南的岭上，各种庄稼还缀满水珠，空气
温馨湿润。这时一群紫燕在我身边飞来飞
去，将我围在中间，形成一个旋转的包围
圈。我感到十分的纳闷，当我停下车，看
看到底什么原因时，仔细观察，我才发
现，原来由于我的到来，将在野花中的蝴
蝶等飞虫惊起，盘旋中的紫燕，借此扑捉
觅食。大自然真是神奇非凡。

每当盛夏之际时节，过去家乡有绿色
的地方几乎都点缀着各种野花。牵牛、苜
蓿、蒿草、蒲公英、苦苦菜等等，以种种
不同的色彩渲染世界。有的弯弯曲曲的爬
在树上，像盘饶的花环；有的互相缠绕，
成为美丽的小花蓬，母鸡会在里面觅虫
子；有的低矮着身子长在溪边，几朵星星
似的小花粘在藤上，倒影水中，犹如仙女
遗落的花边；有的调皮的爬上矮墙，给单
调的墙面绣上彩衣……那是多美的景致呦！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一朵
野花都是一则神话，每一朵野花的传奇都
足以震惊我们的灵魂。盛夏灼热的阳光
下，她卷起叶子，低下头，一声不吭的忍
受着饥渴，直到深夜里她才伸展一下身
体，深深地吸几口略带湿意的空气，期望
着甘露的到来。狂风暴雨打落了她的花
瓣，吹折了绿叶，可她依然挺起胸，微笑
着迎接雨后的彩虹。

许许多多忙碌的人们从她身边走过，并
不曾留意，她不需要人留意，有时让你问
不到一丝花香，一小片一小片的开着。或
许她开花只是为了结出草籽，等到料峭春
寒，把她不可预知的未来交给风，幸运时
可随风找到另一片草地，生根发芽，等到
深秋，再一次在不经意间开花结籽。

我爱这种野花，爱她的天真淳朴，爱
她优雅善良，爱她大自然赋予的独特风
韵，更爱她顽强的个性！现在的乡村已被
钢筋水泥浇筑，再也看不到那一朵朵爬在
墙上，长在篱笆，生于石峰，开在枯枝败
叶中的小花。在乡村逐渐城镇化的发展
中，让我再也寻觅不到昔日乡村的味道。

当今繁杂世界里，只有野花还保存着
进取与奋发、闲适与安详。我深深地被小
花所感动，随手采了一朵夹在书页，让我
在纷繁杂乱的尘世生活中保留些许淡泊和
宁静吧。

小时，我们三姊妹随当教师的父亲在
乡里读书。家里的农活平时只有母亲和奶
奶做。我们在星期天回家才能帮上忙。有
时父亲没课，他就安排好我们三姊妹的生
活问题，然后匆匆回家支农，第二天又早
早地回校上课。那时大多教师家属都在农
村种庄稼。因此，一到农忙季节，学校就
要放农忙假，老师和学生都要回家或下乡
去支农，一放就是一周，一年要放两次。
家属不在农村的，也很乐意到每家帮忙。
那些年同事之间的感情特别诚。

农忙假里，父亲就是总指挥，一定要
先完成路程较远的活路，尽量减轻母亲和
奶奶的劳动量。我家有两块田特别远，割
一大背麦子背回家，来回要花近一个小
时。挑一担谷子就更累了。

每到农忙假，父亲早早地就催起床
了，“起来，吃饭，好干活路！”我们也很
懂事，一催就起床了。拾掇完，吃过饭，
背着背篼就出发了。早晨的露水还没有

干，太阳露出红通通的脸，光着脚，感觉
还有些许的冰凉。父亲教我们割麦子，我
不时为割到一拢整齐的麦子而高兴，因为
一锯镰下去，手攥一大把麦穗，任务完成
得快。我还喜欢把背篼放在麦丛中，割完
背篼周围的，又端到前面接着割，就这样
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割完了。回头看，有
种胜利感。

割麦秆要累些，需弓着腰，或者蹲着
割，像鸭子一样前进。曾经我和哥哥在一
长田里割麦草，邻队的洪湘二公犁田路过
说：“今天上午，你们俩要是把这块田的
麦秆割完了，你们就是英雄。”我和哥哥
二话没说，把任务分了，呼呼地割起来，
在晌午的时候终于割完了。二公服了，

“没想到你俩弟兄文质彬彬的，还得行
哟！”我和哥哥牵起衣角揩揩汗水，心里
说，我们不是那么小瞧的。那时村里的人
在农忙时候都憋着一股劲地干活，生怕落
在别人的后面被人说笑。所以过去农村重

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就想生儿子，以后家
里便有好劳力。

每次农忙假，我们总想把活做完再
走。母亲总是说：“你们尽管走嘛，大不
了我再做两天就做完了。”其实活路是做
得完的吗？现在母亲已经六十七岁了，还
一个人在老家坚持劳动。我们经常劝母
亲，“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可母亲不
听，反而拣了一些别人丢荒的来做。看到
母亲劳累的样子，我们又是心疼又是埋
怨，“做起来安逸得很吗？做了一辈子，
又不好好享受一下，有啥子意思嘛？”母
亲也恼：“耍起，有啥子好耍嘛！动一动
好！”

现在农村做农活的越来越少了，年轻
人们大多出去打工挣钱了。留下一些老人
拼着一把老骨头撑着农忙的风景，少了当
年你拼我赶的劲头。让我们向那逝去的农
忙假致敬吧！向所有的劳动者们致敬！

又到了麦收的季节。
在外的游子，每到这个时节，必定是要

回家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麦熟一晌，蚕老一
时，割麦是耽搁不得的。麦收时节，再老的
老人，再幼小的孩子，在这时也闲不着，哪怕
拾点麦穗也好。而青壮年人，只要能使镰使
钗会扬场的，便下地割麦打场。像我这样，
从小没下过地，身无长物，什么也不会的，即
使帮不上忙，能在家做一做饭，对老人们来
说，也是一种安慰。于是，在这个麦天，我们
又一次匆匆忙忙地回了老家。

没想到，一大早回到家时，公公婆婆竟
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急三火四的忙活，而
是正悠闲地打扫着庭院。

“这么凉快，怎么没下地割麦？”
“麦子昨天就收家来了。”
‘昨天就收家来了，这么快？“
”是啊，大联合来了，用收割机割的，边

割边装袋，省事得很。今年麦子熟得好，也
不用晒，直接就拉家里来了。“

我一看，可不，西屋靠着山墙摞满了成
袋的麦子。

想起了刚结婚那年的那个麦收。
我和老公是 1993 年的十一结的婚。

1994年的麦天，为了好好表现一下自己，也

为了给婆家人留个吃苦耐劳的好印象，就毫
不犹豫地跟着老公到老家收麦去了。

那时候，对自己要求的近乎苛刻，对什
么事都要求的很完美，事事、处处都要想着
要给老公留足面子。哪怕自己从未割过麦，
但为了老公，为了不让他老家的人误会，认
为城里的姑娘懒、难伺候、和他们不一条心，
即使从未使过镰，也硬着头皮跟他回老家
——舍命陪君子了。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
得当时割麦的情景，头上包块湿毛巾，裤腿
挽到膝盖处，袖子撸到臂弯，脚上穿双白力
士鞋，顶着日头，弯着腰，左手揽过来一搂
麦，右手手起镰落，利索地割下来一抱，放到
脚下，接着再去割下一抱麦子。动作来来回
回的重复着，脸上的汗一条条地滚下来，流
到眼睛里，杀的眼生疼，流到嘴巴里，又苦又
咸。割不几把就得用满是灰土的手在脸上
抹一下，把汗甩掉，那一天，落在地下的汗珠
不计其数。地里的麦子很脏，脸上、身上抹
的的全是灰，就像窑场里出窑工人刚出了窑
一样，人人一个大花脸。累得实在不撑时，
才站起身，挺一下胸，歇一会儿。一拢地的
麦割下来，感觉腰都不是自己的了，又木又
麻，两条胳膊又酸又沉，抬也抬不动。还总
感到口渴，有一大桶凉水就在地头放着，可

以随时去舀来喝。但还是感到不解渴，就像
几天没喝水似的。割了一天的麦，灌了一天
的凉水。那一天喝的凉水，感觉比我这一辈
子喝的都多。而且，喝的是那样自然，那样
随意，一点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我到现在
都感到奇怪，喝了那么多的凉水，居然没有
拉肚子，确实是个奇迹。割了一天麦下来，
整个人都散架了，只想往哪儿一躺，再也不
要醒来。那一天，虽然镰刀没有割破手，但
脚和腿却被麦茬子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印。

麦子割下来了，并不是说活就干完了，
还要把割下的麦拉到场里碾，碾完还要扬
场。什么时候麦粒晒干了，装在袋里，拉到
家，才算完事。当时，公公安排着，把割下来
的麦子一部分拉到打麦场，先用农用三轮车
碾着，还有一部分是用脱粒机脱的皮。记得
那天晚上，我和家里人一道，一夜没有合眼，
抱起一捆捆的麦子，往机器里面续，一直不
停地续着，直到天明。那时年轻，有血性，一
口气撑着，竟然硬撑了下来。一个星期后，
我回到城里，回到自己的家，才觉得整个人
没魂了一般！后来，有同事对我说，到农村
割了趟麦，晒黑了，但看起来结实了！

其实，当时我到农村割麦，前后加起来
也不过一个星期，充其量也只能算体验生活

……而农民们经年累月的在地里劳作，其辛
苦可想而知。现在好了，麦天再也不像以前
那样遭罪，什么拉麦、碾麦，扬场……所有的
步骤都省略了。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麦子
就收到了口袋里，只往家拉就成。而且，从
前拉麦子用的是人力地排车，现在则多用电
动三轮车或农用三轮车，更省事老多。

头几年，联合收割机很少，大型的更少，
半道上就被挨着公路的地块拦下了，很少能
走到我们那儿。我们老家那儿比较偏僻，只
偶而有小型的收割机走到，而且，因为少，即
使是小型的收割机，也很抢手，小的地块根
本请不动，基本上还是靠人工收割。而我们
家，因为人少，分的地块既小又分散，因此，
我和老公年年要回老家帮助公公婆婆割
麦。而现在，收割机多了，竞争加剧，小收割
机也不嫌地块小了，说好价钱，再小的地块
也照收不误，只要能转过头就成。

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更是突飞猛进，农民
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收麦时，再也没
人累死累活的拿着镰刀割了。花有限的钱，
既提高了效率，又可以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去
做别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的麦天，轻松多了。

每年五六月间，漫步乡间的溪畔
塘边，你会看到一丛丛生机盎然、青
翠碧绿的菖蒲。轻风拂过，便有暗香
浮动，淡雅轻幽的香气沁人心脾。

菖蒲，在民间又叫“蒲草”，是我国
传统文化中可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
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具
有“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苦寒，安
淡泊”等诸多优点。因其形状如剑，
又称水剑，有水菖蒲、石菖蒲、黄菖蒲
之分，是水边最早发芽的草本植物。

读小学时，我们学校旁的水塘边
就有绿油油的菖蒲。那时，我们还不
知道它叫“菖蒲”，都管它叫“水蜡
烛”。因为，在它细长的叶子中，夹杂
着形似蜡烛一样的赭色花茎。听老
人们说，这赭色的花茎在夏夜里燃着

可驱蚊。至于此话是否当真，我也没
试过。

真正注意到菖蒲，是读大学以
后。我就读的那所大学位于城市边
缘，校园里有一大片沼泽地，地里长
满郁郁葱葱的菖蒲。每到傍晚时
分，不少男女同学都成双成对地来
到菖蒲地边，沐着略带蒲草清香的
晚风，望着夜空里粲亮的繁星，听
着恋人喃喃的情话，或者轻声哼唱
着《莫斯科郊外的夜晚》……那是
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不过，这
样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毕业后，
昔日的同学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留
在记忆中的就只有那一片长满菖蒲
的沼泽地。“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
鸳鸯护水纹。”后来，每次读到李商

隐《促漏》一诗中的这个诗句，我
心头就会生出一丝莫名的隐痛……

在文明的传承过程中，菖蒲曾
扮演过竹简时代和纸质时代的一个
中间替代物。当时，帛书和草纸尚
未出现，人们便在菖蒲上刻字，将
其作为传递密函的文书。在民间，
菖蒲的用途也很广泛。据 《礼记》
中记载，我国周代时就有用菖蒲编
织草席的习俗，人们还用它编斗
笠、草鞋、草扇、草帘等，甚至有
用菖蒲编织的蒲帆。

菖蒲的药用价值很高，《本草
经》说：“菖蒲主治风寒湿痹，咳逆
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
明耳目，出音声。久服轻身，不忘
不迷。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

在我国江南的某些地区，有端午节
饮菖蒲酒的习俗，其药用效能就更
为直接。通常在节前，把菖蒲切
碎，伴上雄黄，浸入酒中，节日便
可饮用。因为菖蒲居“天中五瑞”
之首，象征除却不祥的宝剑，将其
插在门口可以避邪，后来的风俗则
将其引申为可斩千邪的“蒲剑”。清
代顾铁卿的《清嘉录》中就有一段
相关的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
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
以却鬼。”据说，台湾民间还有在端
午时贴“午时联”的习俗，联语为“手
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其
作用和灵符大体相似。

青青蒲草，意蕴悠悠。每当念及
菖蒲，就会有一缕清香萦绕心头。

往事悠悠 □何苗

农 忙

快乐分享 □熊洪俊

割 麦

心灵点击 □马西良

路边的野花

短笛横吹 □海涛

五月菖蒲香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
在于春，一生之计在辛勤，一份耕
耘，一份收成，一滴汗水，一份硕
果；种下希望，种下爱，种下幸福
与明天。

光芒溢出田野，风放慢脚步
轻抚金黄色的麦浪，轻抚触手可
及的幸福。耕耘者的幸福是汗水
换来的，是劳动的果实。收割，播
种，炊烟袅娜的舞姿里，便弥漫了
五谷的气息。它们是种在乡间的
象形文字，是汗水的创造，是农人
温暖的梦。

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
是：桑椹。又名桑果，早在两千多
年前，桑椹就已是皇帝御用的补
品。成熟的桑椹味甜汁多，酸甜
爽口，又被称为“民间圣果”。芒
种时节亦有煮梅的食俗，这一食
俗在夏朝便已经有了。正月开花
的梅树在此时已经结出梅子。由
于梅子味道酸涩，很难直接入口，
所以需要加工后才可食用。这种
加工过程被称之为煮梅。现在有
很多加工的梅干蜜饯，如话梅、奶
梅及甘草梅等，都很受人们的欢
迎。四千多年来，梅子一直是人
们夏季里重要的一种果品。三国
时期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
故。

每年阳历六月五日前后，太
阳到达黄经75度，为芒种。麦类
等有芒作物成熟，夏种开始，故名
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亦
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
气。所以，“芒种”也称为“忙种”

“忙着种”，是农民朋友一年中播
种、抢收、抢运、抢晒最为繁忙的
时机。有一首古诗《五律·芒种》
再现了这样的情景：“芒种忙忙
割，农家乐启镰。西风烘穗海，机
械刈禾田。税赋千年免，粮仓万
户填。麦收秧稻插，秋囤再攀
巅。”

天还没有全亮，爷爷就起来
点了油灯，用一种叫“木贼”的草
擦去镰刀上的铁锈，沙沙地磨了
起来。麦地里，挥舞着镰刀的人
们，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缓缓
地，朝着地平线，推动着一波接着
一波的麦浪。附近偶有悦耳的不
知名的鸟鸣声响起。屋前的麦场
上，爷爷扬了鞭，大声吆喝着，赶
着牛碾麦。贤良的母亲则在此刻
端上香喷喷地荷包蛋让劳作的爷
爷在早饭前先垫垫肚子。爷爷却
趁着母亲不注意，把鸡蛋喂给在
一旁玩闹的小孙子。看着吃得满
嘴蛋屑的小孙子，爷爷缀着细密
汗珠和皱纹的脸上，写满了丰收
的喜悦和亲情的幸福。

到了夜晚，皎洁的月光照亮
整个乡村的夏夜。劳作一天的乡
村，在如水的夜色里逐渐安静下
来，并一点一点进入睡眠。寂静，
能听到夜虫窃窃的私语声。月亮
的脸，星星的眼，是暗夜里的使
者，亦是祖母反复讲述的童话。
而这样的童话只属于朴素的夏夜
的乡村，和朴素的童年。朴素中
的真实，是童年最美的记忆。而
这份朴素、真实的记忆，却是今天
城市里的孩子们向往的童话。

月亮的圆缺，牵引着整个乡
村童稚的眼睛。瞌睡虫却总在故
事最精彩的时候出现。视觉里，
闪烁的星辰开始模糊。听觉里，
祖母讲了无数遍的故事也开始模
糊。于是，孩子们枕着瞌睡虫的
翅膀和祖母掌心里的温柔，在梦
乡里，和农作物一起，慢慢长
大。

芒

种

热
眼
观
世

□

黄
小
霞

社址：枣庄市文化中路61号 邮政编码：277102 电话：（0632）3319804 印刷：本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枣工商广字第05001号 广告部电话：3316016 本报自办发行 订阅者请到当地发行站 发行部电话：3310562


